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20.1.7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珏/版面设计：管继承2020.1.7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珏/版面设计：管继承 44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2020 年 1 月

3 日，宁波市康复

医院八楼儿童康复

科，一辆辆儿童推

车整齐地排列在病

房门口。

在日复一日地

坚持和守望中，病

房里，61 名孩子又

长大了一岁。

他们几乎都是

脑瘫的孩子。从出

生开始，伴随他们

的是漫长的康复训

练，以及家人艰辛

的希望。

坚 持 还 是 放

弃？要不要二胎？

如 何 对 待 脑 瘫 孩

子？父母们时刻面

临灵魂拷问。

本报记者走进宁波康复医院，记录脑瘫孩子背后的故事

无私而艰辛的父母
日复一日，坚持和守望
坚持还是放弃？要不要二胎？他们每天都在接受灵魂的拷问

本报记者 史春波 文/摄

趁着年前空出一个床位，董昭君赶紧送

孩子来住院，她的孩子已经在宁波康复医院

治疗了一年多。对于大多数脑瘫孩子来说，

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来这里快三年了。”在第一间病房

里，两张小床并成一张大床，这里住着一对双

胞胎女孩和她们的妈妈。

这对可爱的双胞胎，因为早产，导致脑

瘫，医院下了多次病危通知，但一家人不愿意

放弃。三年坚持下来，大宝恢复得不错，可以

上幼儿园了；二宝的情况还不是很好。

妈妈时常对大宝说，你和妹妹是一起出生

的。不管怎样，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妹妹。

董昭君一度患上抑郁症，她想不通，为什

么不幸会降临在自己身上。是老公的包容和

努力，让她的世界有了阳光。

为了孩子，董昭君辞了一份不错的工

作。一年中，有一半是在医院度过的，每天来

回医院要坐四个小时公交。三年，光花在孩

子身上的钱就超过20万元。

“当你看到孩子的进步，你就会觉得自己

的付出很值。钱放在那里，会和你笑，会和你

说话吗？”她这样和记者说,“孩子最宝贵的康

复时间是三周岁前，错过了就找不回来了。”

学机械出身的董昭君看了无数医学书，

和医生交流起来很顺畅。她不断地和孩子说

话，不断地刺激她，“我就像一个话痨，不断地

和她说啊说啊。”这位可敬的妈妈说，“不能和

正常孩子比，越比较压力越大，会把我们压

垮的。我们只想要一点点的进步，哪怕会爬

了，会说话了，我们就很满足了。”

晨晨妈：
用我的青春换他的将来

患儿晨晨的妈妈，则持有完全不同的教

育观。她有两个儿子，晨晨是哥哥。她总是

对晨晨说：“你不要以为弟弟是为你生的，是

为了照顾你。以后他会有自己的事业，自己

的人生和家庭，你不要怪他不管你，你一定要

靠自己。他如果照顾你，你要充满感激。”

没人有义务一直帮助你。

晨晨已经读一年级了。经过七年康复治

疗，除了不能走路，他和正常孩子没有区别。

每天，妈妈推着轮椅，一手牵着小儿子的手，

送他们去学校。

妈妈每天要算着时间赶到学校，背儿子

上厕所。上午的课上完，匆忙吃个饭，送晨晨

到医院做康复训练，然后去接上幼儿园的小

儿子放学。

他们家住五楼，晨晨长大了，妈妈背得越

来越吃力。对她来说，只有每天睡前半小时，

是属于自己的。哄两个孩子入睡，做完所有

家务，才有时间看一会儿手机。

“我生了他就要对他负责，用我的青春换

他的将来吧。”晨晨妈说。

1 月 3 日，晨晨终于学会了走路，一共走

了 25 步。这把妈妈高兴坏了，“虽然儿子身

体有缺陷，但我希望他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做

一个正直的人。”晨晨妈告诉记者。

董昭君：
姐姐，你以后要照顾好妹妹

几乎所有脑瘫孩子的妈妈，几乎

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不要生了。”一个妈妈告诉记

者，她的孩子现在已经读初中，背不

动了，送医院不方便，只能在家里做

一些康复训练，“如果再生，对第二个

孩子不公平，哥哥的这些责任和负担

都会转给他。”她说。

有的妈妈则担心，生出来的孩子

还是有缺陷。

当然，更多的是妈妈选择了二

胎。而且，生了二胎后的妈妈们，明

显要比以前开心很多，不会把痛苦放

在一个孩子身上。

董昭君没考虑过二胎，“我觉得

二胎会消耗我的斗志、精力和感情。

只有现在这样全身心地陪伴，才会让

我的孩子进步得快一点。”她说，“就

像考试一样，这一科你都没及格，还

要其他科考满分？”

在医院里，住着一个脑瘫女孩，

父母有了第二个宝宝，就很少来了。

爷爷奶奶看着孩子可怜，每天在医院

里照顾孩子，“只要她还活着，我们就

一直管下去。”两位老人说，孩子太可

怜了。

关于生二胎的问题，对于脑瘫家

庭来说，就是这样现实而残酷。“不管

怎么想，谁都没有错。”治疗师王晓锋

说。他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自

己的孩子是脑瘫，我能接受吗？答案

是很难接受。所以，当他看到那么多

妈妈坚持不生二宝时，会觉得特别感

动，“可能她们是对的”。

要不要再生一个？

医院里，记者几乎很少看到爸

爸。

“十个中有一个是爸爸照顾吧。”

董昭君说，“是不是男人比女人更脆

弱？”

有的男人会认为，我钱花了，就

算尽到了责任。董昭君则认为，钱真

不是最大的困难，“我们最需要的，是

有更多的群体能平等对待这些特殊

的孩子。”

很多患儿家人来医院，要比在社

会上开心——因为在这里，没有歧

视。大家都互相鼓励，互相打气。有

时候，大家聊天也会说起，有的孩子

是父母的基因问题引起的，要不要去

查下？大多数爸爸妈妈不会去查，如

果查出了是谁的问题，总会有一些抱

怨或矛盾，孩子都已经这样了，没必

要。

几乎所有的患儿妈妈，都听到过

嘲讽：“你的孩子以后就是个傻子！”

听到这些，妈妈们心里是最难受的。

她们最怕的是受到歧视。

付出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理解，

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在医院里，董昭君最感激的，是

治疗师：“他们永远不会嫌弃孩子，把

孩子当自己孩子一样，一次次教他

们，给他们买礼物。多少人能做到这

样啊？”

有的妈妈，常年在医院陪伴孩

子，家里肯定顾不上，夫妻感情就会

淡了，有的离了婚。有一个妈妈离婚

后，辞了工作，卖了房子，全职到医院

照顾孩子。现实中，也有不少家长选

择放弃。用董昭君的话说，“这就是

人性的种种。”

还有的，因为付不起昂贵的康复

费用，不得不离开医院。所有受康复

治疗的宁波籍脑瘫儿童父母，都很感

激宁波实施了多年的医保政策，大大

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选择放弃，是不是很残忍？


